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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分入入卫卫生生队队战战场场救救伤伤员员

    粘粘文文焕焕被被分分配配到到卫卫生生队队，，不不能能拿拿枪枪作作战战让让他他有有些些情情
绪绪。。但但在在经经历历了了一一段段时时间间战战场场救救护护的的学学习习后后，，他他认认识识到到救救
护护伤伤员员与与打打仗仗同同样样重重要要。。在在胶胶东东保保卫卫战战一一场场激激烈烈的的战战斗斗
中中，，面面对对敌敌人人的的攻攻势势，，野野战战医医院院紧紧张张救救护护、、撤撤退退，，为为了了击击
退退敌敌人人，，粘粘文文焕焕怀怀着着满满腔腔仇仇恨恨准准确确地地扔扔出出了了手手榴榴弹弹。。

  在卫生队，一切得从头学起。创伤
如何止血、伤口如何包扎、骨折怎样固
定、伤员怎样搬运等等。带我们实习的
军医李书新瘦削的脸，苍白得好像没有
一点血色，干柴一样的身躯像会被大风
刮倒，说话声音又尖又细。那天我给伤
员换药没先洗手，还挨了他一顿批，说
要养成卫生习惯，怕感染了伤口。我硬
着头皮学，不时想起战友初和光、谭洪
福他们。他们上战场了吗，又打了几个
胜仗？可我连支枪也没发。见了谭洪福
他准又得说：“兄弟，还比不？”
  “哎，学的咋样？工作适应了
吗？”晚饭后，我和于班长坐在一个土
堆上乘凉。“凑合吧，连支枪也没
发。”“你别老想着打仗。照顾伤员更
是重要。你别不信，你学会了，以后要

当了军医，能抢救好多伤员呢，像李军
医一样。”“我才不要像他一样呢，娘
娘腔。”“你可别小瞧李军医，觉悟可
高呢，医术也高，是青岛医科学校毕业
的，前几年为抗日参加了八路军，救治
了好多伤员，战士们可喜欢他呢。”于
班长继续说，“我也是调来卫生队不
久，去年解放掖县时我负了伤，那天下
着大雨，是谭秀玲带领青妇队员组织的
女子担架队救了我，十几里山路，小谭
的肩被压破，鞋被粘掉，脚划出了血。
她怕雨水感染了伤口，就脱下外衣盖在
我的身上。伤好后，指导员把我留在了
卫生队。”于班长的眼圈红了。小谭主
任那稚嫩的小圆脸立时浮现在我的眼
前。“班长，你放心吧，到了战场，我
一定像谭秀玲她们一样。”

  天边划出一道闪电，接着滚来闷闷
的雷声，暴风雨要来了。
  “快，快！担架！把包扎好的伤员
运走！快，快！下一个手术！小粘把牺
牲的同志背出去！”李军医尖着沙哑了
的嗓音喊着。从早晨敌人进攻开始，伤
员不断下来，他瘦弱的身躯已连续工作
了十几个小时。
  野战医院临时搭建在山坡下的一座
破庙里，远处枪炮声响成一片，我们警
备旅在顽强地阻击着数倍于自己的敌
人，掩护大部队运动到外线作战。山坡
下就地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今天我
已经背进去第15个没抢救过来的伤员，
他们有的肢体不全，有的满脸血污，我
们来不及擦洗干净。
  1947年9月，国民党军发动了“九
月攻势”，以三路主力，20多万人，在
海、空军配合下，由潍县至青岛一线大
举进攻胶东解放区，首先攻取平度、莱
阳、烟台，妄想将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
压缩在胶东半岛的“牛角尖”内加以消
灭。这是胶东保卫战打响后的普通一
天。激烈的阻击战直到傍晚时，枪炮声
才不那么密集。9月18日，胶东解放区
中心莱阳县城失守。
  “掩埋好烈士，赶快撤！”于指导
员喊着。警卫班和我们向摆放着烈士遗
体的大坑里填土。“要填平！敌人快上
来了。”我们不知道这些烈士的名字，
更不可能有墓碑。
  就在这时，两个担架队员抬着一个
伤员冲进来。“快！把伤员搬到台子上
去！小粘打个下手！”李军医说。“初
和光！”我惊讶地喊道。他的右小腿以
下被炮弹崩碎，上面用绷带扎死，露着
白白的骨碴。“小粘，止血、消毒、处
理伤口，得截肢。”李军医准备手术。

  初和光脸色苍白，我握着他的手：
“和光，你咬住毛巾，麻药用完了，会
痛，李军医给你治疗，放心呀，没事，
一会儿就好。”“不，不，先救连长！
于连长！”初和光突然喊道。“你说
啥？于连长咋了？”我问。
  “我们在水沟里发现的他，一条腿
露在外面，水沟上的人都被炮弹炸没
了。”担架队员说。“赶快手术！于班
长，你带警卫班掩护医护人员先撤！”
我心里一颤，回头看于指导员正站在身
后，她用手背抹了下眼睛，充满泪花的
双眼透着坚毅。“不，我留下！指导
员，你带他们先撤！”于班长大声说。
  “我们完成了阻击任务，我们连大
半人都牺牲了。我跟随连长最后撤下
来。刚向下撤，敌人又开始炮击。我听
到一声尖锐的啸声，好像炮弹就在头顶
上下来。连长猛地把我推到水沟里，炮
弹就爆炸了……”初和光告诉我们。
“指导员，别管我了，抬着我你们赶不
上大部队的。”初和光着急地说。
  “指导员，伤口我都处理好了。”
李军医说。“可以先送到可靠的老乡家
养伤。”于指导员说。“前面就是谭家
店村了。”我看到了村口的那棵老槐
树。“不能送到谭家店村，这村还乡团
最凶。”担架队员正说着，敌哨兵发现
了我们。好几个没穿军服但戴着国民党
军帽的家伙呀呀叫着扑过来，胡乱地放
着枪。“啪！”于班长先撂倒一个。
“啪啪啪！”指导员连发的驳壳枪打得
他们不敢抬头。“撤！小粘，扔手榴
弹！”指导员喊道。我猛地跃起，接连
投出两颗手榴弹。“轰！轰！”这手榴
弹投得又远又准，可以和谭洪福比试一
番，因为我们的心中都充满了对敌人的
仇恨。

战场救护从头学起 听班长讲作战经历

扔手榴弹又远又准 救护伤员紧急撤退

  一个月的新兵训练结束后，
我们重新作了分配。
  “快走吧，就等你了，咱俩
一起。”于班长说。“我不去卫
生队，我要去部队。”我气呼呼
地说。“卫生队不是部队？”
“我要去能打仗的部队。”“我
不也去了？”“你原来就是卫生
队警卫班的。”“你小子别不识
好歹，你可是于指导员亲自挑
的。她说你上过学，有文化，医
疗救治得有文化才行。还说看过
你的训练，夸你机灵，到战场上
抢救伤员准错不了。咱独立团归
属新组建的警备旅，野战医院设
了三个卫生大队。你我在一大
队，我还是警卫班长，于指导员
是一大队指导员。再说了，三大
纪律八项注意，一切行动听指挥
你忘了？快走吧，别等指导员熊
你。”
  “初和光比俺还有文化呢，
他咋不去？”路上我还不服。
“于连长把他挑去连部做通信员
兼文书了。别说，他两口子还真
会挑人。”于班长说。“你说

啥？”“妈呀，说漏嘴了，指导
员不让说。”“干脆告诉你吧，
咱于指导员和于连长是两口子。
你可保密。”于班长这个胶东汉
子也是快人快语，一边走，一边
说。“指导员、连长和我都是一
个村的，他俩打小一块长大，抗
战时期，指导员在乡学教书，是
秘密党员。”
  “不情愿来卫生队吧？”于
指导员笑咪咪地看着我说。“你
咋知道？”我看了于班长一眼
问。“咱刚到啊。”班长说。
“看看，我没说错吧。以前来的
几个男兵也这个样子。”指导员
继续说道。“卫生队工作可不简
单，你得先从基本的战场救护学
起，把伤员早救下一分钟，就有
生的希望。要掩护伤员，还要保
护好自己。解放莱阳城时，咱卫
生队也牺牲了一名同志。重活、
累活，女同志不行，还得你们男
同志上，好好干啊。”“请领导
放心，我一定好好干！”我挺起
胸脯说。“我说吧，机灵鬼，没
看差你。”于指导员说。

不情愿分进卫生队 指导员耐心讲缘由

胶东保卫战经过要图


